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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午后， 趁着闲暇一个
人来到附近的街心花园散步。春
风拂面尚有一丝凉意，柳梢枝头、

草长莺飞， 早春的气息倒让人心
头融融的。

在一处阳光充足的小广场坐
下来，抬头遥望湛蓝的天、飞翔的
鸟，心情在那一刻也插上了翅膀，

自由舒畅。不远处几个七、八岁的
孩子正在无忧无虑地嬉笑打闹
着， 旁边还有几个十来岁的小女
孩儿跳着橡皮筋。 细细的皮筋在
她们的脚下上下翻飞、花样繁多，

看得我眼花缭乱， 她们轻盈跃动
的身姿就像飞舞的小彩蝶， 那一
阵阵清脆如铃的笑声仿佛一双小
手轻轻拨动着我的心弦。 那情景
竟让我感到别样的遥远、 陌生而
熟悉。一丝淡淡的、悠悠的伤感涌
上心头， 曾经的天真烂漫真的就
远去了吗？ 静静的分享着孩子们
的快乐， 思绪再也关不住对童年
的一份怀念。

记忆中最快乐的童年是在乡
下姥姥家度过的， 父母那时远在
城里忙于工作无暇照顾我。 那时
我大概六、七岁的样子吧，上了学
前班，瘦小的身材，一头稀少发黄
的短发，十足的男孩儿模样。常听
大人们说起我儿时顽皮的样子，

逃课、打架、堵邻家烟囱之类的坏
事我常做。 长大后每每听大人们
说笑起儿时那些事儿， 自己都羞
得脸红红的。 怎得儿时我竟是这
样一个“顽劣之童”呢？对于这部
分记忆我的印象不是很清晰，童
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我常常在放
学之后和三、 五个小伙伴登上自
家低矮的屋顶， 我穿着姥爷那件
发黄的、 长到脚脖的粗布大白褂
站在上面甩着长袖、走着碎步，哼

着不成调的曲儿、 唱着不成句的
词儿， 全然不顾大街上来来往往
的乡亲们看我时那嘲笑的神情。

每次让我最开心的就是唱完之后
小伙伴们热烈的、鼓励的掌声，现
在想起都觉得心潮澎湃， 有些感
动。

记忆中童年的日子永远是
那样明媚灿烂、无忧无虑。每天
只要有小伙伴儿在家门口一声
招呼，无论那时在干什么便会立
刻小跑出去，等家人跟出来时一
群孩子早已疯跑得无影无踪了。

家乡大地宽广，绿阴成林，无法
忘记和小伙伴在郊野上纵情奔
跑，与彩蝶共舞、山花为伴。一阵
阵不成调的歌声飘荡在清幽的山
林， 渲染得鸟儿都禁不住为我们
欢鸣。 宽阔的大地是我们开心的
游戏乐园， 它像妈妈一样敞开胸
怀拥抱着一群朴实天真的孩子，

放纵着我们的淘气与顽皮， 任我
们尽情地玩耍。累了，倦了，带着
成串的笑声、满身的泥土，一头扎
进亲人的怀抱， 那里便成了孕育
我们童真美梦的摇篮……

岁月无情， 在我尚未懂得生
活，学会珍惜，时间已在我身后划
下了一道长长的线， 在我回头的
瞬间突然才发现， 岁月已悄悄地
把我推向了成熟的一边， 自己已
不再是个小女孩了。

迈过了那道线， 我们便毫无
选择地掩藏起自己一颗尚不成熟
的心接受岁月的打磨，日渐成长。

只是， 每当在为生活奔波忙碌而
感到疲惫的时候， 在因人情世故
而感到困惑不解的时候， 在拥挤
狭窄的都市空间里， 记忆的深处
常会拾起童年的幕幕往事。

好想再约旧友，促膝畅叙，重
新体会“长大未成人”的乐趣，让
自己心中长存一份纯真。

□

卢晗

□

孔爱丽

□

余永萍

□

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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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梅

□

许冬林

□

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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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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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春天的桑田，阳光首先照到生机勃
勃的桑树，然后才是我。在偌大的桑田里，有
数不清的桑树，而我，只是一个外来者，在太
阳眼里，可以忽略不计。

桑树叶子长出不久， 但已经很硕大，超
过我的半个手掌。这初生的叶，被我注视，没
有半点儿羞涩扭捏，反倒很舒展，像吹过脸
颊的春风一样舒展，让我紧锁的眉头也随之
舒展开来。这些桑叶嫩而薄，迎着光线呈半
透明状，可以看清里面的脉络，纵横交错，

像大地上的江河，澎湃着生命激情。叶子里
的汁液，是来自大地的水，经过桑树发达的
根系，经过结实的树干和纤细的枝条，才到
达柔嫩的叶片。桑叶是桑树的无数个手掌，

微风吹拂中向我频频招手， 可惜我不会看
手相，更不会给桑树看相，但我能感知桑叶
里有无数细细的纤维， 只要经过春蚕的消
化吐纳，就能凝结成亮晶晶的蚕丝，随着蚕
的生命一起升华。

桑田里没有蜜蜂和蝴蝶，这些经人工改
良培育的桑树不开花，不结果，或者说它们
没有开花结果的机会和使命， 它们唯一的

任务就是长出肥大的叶子，供春蚕食用。在
桑树下面，也间或长些野麦和荠菜，它们会
开不起眼的小花，仍旧引不来蜜蜂和蝴蝶，

蜂和蝶是实用主义者， 它们只懂得追求艳
丽的花朵或扑鼻的芬芳。 桑田里没有花朵
香味， 只有桑叶特有的清新和泥土散发的
蓬勃气息，不醉人但令人振奋。挎着篮子的
蚕娘走来，她们手指粗糙骨节粗大，跟琴房
里弹琴姑娘的纤纤玉指无法相提并论，但
在采桑过程中，也会发出有节奏的“沙沙”

声，指法纷繁而不杂乱，这首桑田里的乐曲，

让失去叶子的桑树觉得享受，从而能很快再

次长出叶子。

在春天的桑田，呆得久了，突然想变做
一只蚕，不是为了逃避生活的重压，只是想
体验一把春蚕的恣意生活。想象自己白白胖
胖的样子，附在阔大的叶片上。桑田里有无
数的桑叶，我并不贪心，作为一只蚕，吃饱就
足够了。在桑田，我一边饱餐一边享受阳光
的照耀，享受春风的吹拂，我相信，一定会吃
出阳光与春风的味道，那是在蚕房里无法想
象的。当然，桑田里也有危险，有肆意侵略的
雨，有凶狠残暴的鸟，但，哪里又没有危险
呢？雨来，我躲到桑叶下面，尽管冷得瑟瑟发
抖，雨过天晴时，我却学会吊在桑叶上荡秋
千，那是何等快活。鸟儿飞过，我会屏气凝
神，把桑叶裹成自己碧绿的衣服，从而躲过
此劫。生活嘛，就得靠智慧，即使一只蚕，也
要做只聪明警醒的蚕。

即将来临的夜色催我回家。 离开春天的
桑田，离开桑树翻开的每一片叶，想象假如有
能工巧匠把它们直接连缀成衣， 将蚕从生命
的奉献中解放出来，是件多么奇妙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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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飞机已经是夜里
11

点多，因为对陌生
城市的恐惧，我不敢坐中巴车去市里，就住进
了机场宾馆。贵就贵点吧，对于一个只身在外
的女孩，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天， 我早早起来在机场门口等大巴。

我其实并不知道该去哪， 就想到了市里再打
听。 我想我应该先打听到去长途车站的方向，

然后再找我要去的那个城市的客车。

可是一辆车也没有，河东机场接机楼的门
口冷冷清清的。

我一直在等， 一个多小时之后还是没有。

我想找个人问问，就在机场门口看见一个穿制
服的中年男人，大约

35

岁左右，既像保安又像
警察，我这个小城市来的女孩对这个制服有点
陌生。

他有点黑，健康的肤色，五官安排很和谐，

甚至可以说是有些英俊，看长相，应该是个好
人。

我怯怯地走上前去。“先生您好！请问去市

里的大巴车怎么还没有来啊？”

他温和地对我笑了笑。“你要去哪啊？”

“我要去银川市里。”

他扑哧一声笑了，“我知道是市里。我是问
你去市里哪个地方？”

“我……”我本来想说去找长途车站，可又
觉得不妥，就很肯定地说，“我要去的地就在车
站附近。”

“哦。哪个车站啊？是长途汽车站还是旅游
车站？”我擦了擦汗，心想还有那么多车站啊？

但为了表示我是这个城市的熟客，就说是长途
车站。

他说正好我去那附近，我可以带着你。

我默不作声，心头一丝惊慌。劫财？劫色？

诈骗？拐卖？可是看着也不像啊，他好像很真诚

的样子。可是骗子都是很会伪装的，虽然我没
有遇到过，但看过的类似报道很多。他没有理
由那么热情啊！我不过是一个问路的。

看着我，他又笑了，说我不是这儿的工作
人员，我是来接机的。只要没有飞机降落，大巴
就不会来，可能还要等一会。

他指了指不远处停放的一辆黑色越野车，

说那就是我开来的。

我看了看车，又看了看他。看了看他，又看
了看车。

黑色的轿车很稳重，我才发现车里有一块
标牌，写着“中国检察”，我在心里记下了车牌
号。我也才发现他穿的原来是检察制服，胸前
有编号呢，我又仔细看了看他的编号。

他又笑， 说我要接的是北京来参会的人

员，有两三个人，加上你可以坐得开的。这样我
就能直接把你送到地方，省得你倒车了。

我，可以带上你吗？他盯着我的眼睛问，表
情诚恳，又带了几分淘气。

这就没错了，这个会议我知道，全国第十
三次检察会议就在银川召开， 日期也吻合。我
悄悄舒了一口气，并没有正面回答。

他说在这等着啊， 我要接的航班已经到
了，我得进去了。

我笑着看他，什么也没说。他进了接机楼，

背影一步一步消失。

这时，一辆大巴开来了。我犹豫了一下，买
了票就走上去，坐在靠窗的位置。

不一会，我看见他带着两男一女匆匆从接
机楼里走出来。他四处看了看，再看了看，又停
顿了几秒，然后走向了汽车，我看见他的表情
有些失落。

我知道他在找我，我很想下车和他告别一
下，但我什么也没做。

看着他的车子离去，我微笑了一下，一股
暖流在我心底弥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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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翻书， 读宋人晏殊的诗
“偏凌早春发，应诮众芳迟”。诗写
的是迎春花。 迎春花枝条柔嫩细
长，花先于叶，娇小玲珑，六片鹅
黄色的花瓣在料峭的春寒里摇
曳
,

宛若风中跳舞的小星星，很是
可爱。晏殊也说它“浅艳侔莺羽，

纤条结兔丝”，完全是一派清丽淡
雅的花间词风。 我读这头两句的
时候， 眼前就浮现出一个清新脱
俗的小女孩，眼睛还眨呀眨的。她
蹦蹦跳跳地在前面带路， 后面跟
着一大帮子姹紫嫣红的姐姐
们———桃花、杏花、梨花什么的。

姐妹们走到春天的路上， 打打闹
闹的，在煦日和风里嬉戏。可读后
两句的时候，不知怎的，这小女孩
却生出一股子傲气， 讥诮起比她
迟开的百花来。其实，晏殊笔下的
迎春花，她的傲气是底气不足的，

梅花就不用说了， 比她开得早的
花还有不少呢，譬如结香。

结香树是灌木， 个头不高，一
米左右，枝枝丫丫的，枝端像有许
多张开三根指头的小手掌。 小区、

公园、校园等地方时常能见到它们
的身影。我本不太在意它。有一天，

我从它的近旁走过，见它的枝头缀
满了小小的莲蓬一样的东西，这东
西表面上还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
绒毛。我以为是果实。凑近一看，发
现竟然是花蕾。每一朵大约有几十
根细长的筒状花冠簇拥在一起，相
邻的两根之间隐约透出一丝嫩黄
色，像抿着的雏鸟的嘴角。这让我
大为惊奇，要知道那个时候是秋末
冬初， 结香树的叶子刚刚落尽，厚
厚地在地面上铺了一层。 此后，我
就格外地关注起结香来。

结香之所以叫结香， 是因为

它的枝条柔软， 可以缠缠扭扭地
打几个结。这本也不稀奇：迎春花
的枝、柳枝等也能打结，但这些枝
条不但柔软，而且细长，打一个结
是很容易的事。 结香的枝条是属
于粗短的那一种，它能打结，甚至
是在秋冬的时候， 就不能不让人
佩服了。还有更神奇的，说是如果
有人夜里做了一个美梦， 第二天
早晨在结香树上打个结， 美梦就
会成真； 相恋的两个人在结香树
上打个结，就会永结同心。有着这
么美好的几种寄托， 结香树被人
们称为圆梦树、 爱情树就不足为
怪了。 当我看见结香树上那些心
手挽起的千千结， 那些圆润流畅
的线条， 心中涌起的是一股股春
天的暖流。

早春的时候， 天气一般都不
太好，冷飕飕的，有时还一连好多
天下着烦人的小雨。这时候，空气
里袭来一阵清香， 让人精神为之
一振。四下里一看，除了常绿的叶
子，就是光秃秃的枝干，一点春天
的迹象都没有。寻香而去，发现的
往往就是结香。从秋末到春初，差
不多半年的时光， 结香的花蕾奇
迹般地历经风吹雨打、 雪剑霜刀，

像一个沉睡在枝头的梦，终于张开
它粉黄的小嘴，吐出丝丝缕缕春的
气息。结香也叫探春花，它开的时
候， 迎春花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在冷风中，它不招摇；在雨里，分明
就有泪光闪闪了； 遇上倒春寒，有
时还会有雪，给它戴上一顶白色的
绒线帽。它总是低垂着头，像怀揣
心事的小姑娘，惹人怜爱。它幽幽
吐出沁人心脾的香，打开人们心头
沉寂许久的梦中之花。

结香，这么美丽的花，今夜若
是入了我的梦， 明天就去打一个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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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说蓬松就蓬松了，像
鸭绒；说柔软，就柔软了，像充
满母爱的心。 她那气息都是甜
美的，可不像那种商业化发嗲，

叫人腻。 她是从内里缓缓散逸
的温柔，润物无声地，让冬眠的
醒来，让生长的生长，让新绿在
枝头站成一排排蝴蝶。蝴蝶飞，

飞到东，飞到西，从东到西，从
南到北，依次飞，山河处处，新
绿吉祥。

柳先绿了，柳的绿，很具动
感，像美人的舞蹈，在三月尚显
空旷的舞台上颇叫座。 我们像
睁大眼睛的看客， 不约而同把
渴盼的目光交付于它。 看它慢
慢起一个云手，翩然旖旎的“卧
鱼儿”，纤柔轻盈，情致款款。一
个云手，又一个下腰，接下来，

该是哪一种高难动作， 舞出早
春风情呢？ 东风破暖， 春日融
融， 真是让人欣喜不已怔忪不
已。

白杨树，还是很严肃，端着
一面孔的肃穆，却也在高处，把
臂上杨花，一朵一朵摘掉，扔在
春风里。然后，水泡一样，咕嘟
嘟冒出一堆绿芽芽。绿芽芽，渐
渐蓬开来，裙裾婆娑，走进春天
的舞会，旋转。转着转着，出神
了，为什么呢？怔忪片刻，回过
神儿，一回头，挂上个笑容。这
一笑， 逗得野花如星， 青草鲜
亮。

树上的叶，泛滥，若春水；

地上的绿泛滥，成了潮。

荠菜、 苦菜、 蒲公英，地
米、茵陈、野芫荽，野薄荷、车
前子，二月兰，还有猪牙草、曲
曲菜，一波一波的绿，向你涌

过来。 枯黄的世界被攻陷，山
河是它们的山河，岁月是它们
的岁月。

可是绿啊，是等人的，有时
等到老，你也不见；等你安静下
来，绿满心田。它自会生出大欢
喜：有人懂，有人欣赏，拼了命
去绿，是值得的。

大风还是时常来， 扬长而
来，扬长而去，甩腰掉胯，大模
大样，像地痞。地痞不至，就有
鸟斜飞枝条，啾唧一声，啾唧啾
唧两声，滴在耳边，催了一肚子
的春日丝竹，悠悠缠绕。那些管
弦乐队， 委实该搬到田野里去
演奏的，班得瑞也好，鲍罗丁也
好，音符里，会掺进草木绿色甜
味的呼吸。

层层新绿， 安静的， 温暖
的，氤氲在树冠里，像国画那般
写意，有雅意，也有寂寞。不繁，

不简，不浓，不淡，早春的绿，布
局色调恰恰好。

风一程雨一程，人跟这绿，

走的道儿是一样的。 它们会走
进热烈的夏， 我们会走进浮华
喧嚣的热烈，可是，最终大家都
要回来的。

一皱眉，就是深秋。

新绿一点， 一点点， 很安
静，因懂得收梢的安静。哪怕眼
前这美的一切，春风得意，来日
方长， 却不过是将来十月萧瑟
的最终。没关系的。那时候天高
云淡，背影金黄。

一缕微笑绽开又凝固，生
命中很重要的人，走近又远去。

但是，我们的日子，总是需要新
绿蔓延，来祝福大好的三春，日
日吉祥。

真的，你看看，眼下正是花
光如颊，温风如酒，新绿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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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坐火车，去一座相邻
的城市。

火车是老式的火车，绿皮，

Ｋ

字开头， 走一城停一城，好
慢。就为了这慢。

日暖暖的中午， 坐在火车
窗边，恹恹的。车厢里弥漫着古
旧的寂寞气息，大家都不说话，

或伏案瞌睡，或低头沉思。那神
情， 像是在这趟列车里坐了很
多年，不曾下来过。火车出站，

穿过半个城市，楼丛隐去，城郊
近了。看见田地，池塘，村庄，树
林，还有嵌在其中的油菜田。旅
客渐渐从瞌睡和沉思中醒来：

转过一个山坳， 便全是油菜花
了。

油菜花开，金黄，是干净的
金黄，纯粹的金黄。远山清秀，

只有油菜花在阳光照拂下大气
磅礴地绵延，鲜艳，明亮，热烈，

仿佛还冒着热气。列车向前，油
菜花在窗外的天地之间燃烧，

随丘陵起伏，奔腾向远方，吞掉
了村郭，吞掉了野林，舔上了远
方的天空。想起四个字：花开得
意。

犹记前年的春天，坐动车，

从北京到山西，好快，来不及在
车上恍惚一会儿。到太原，游晋
祠，桃花杏花盛开，一树树燃烧
的火。在花下合影，跟同学勾肩
搭背。花开烂漫，蛊惑人心。

只是，至今仍有憾事，未与
人提。那一次，在晋祠里，看见
一块牡丹的花圃。 花苞已经打
出来，犹现粉红色，只是未开，

我来得早了。花卉里，大约只有
牡丹，开起来最隆重，像状元及
第，打马游街。看牡丹，不看花
蕾的羞涩和矜持， 就要看它们

大朵大朵盛开的气势和得意劲
儿。

朋友看见我的
ＱＱ

个性签
名里有“花开得意”四字，好奇
问我，有何喜事。哪有多少喜事
呢？寻常生活，难有多少大红大
绿的快意。 更多的是一件又一
件不值一提的琐事， 琐事连起
来，就成了日子。可是，我不想
被淹没在琐事里。 我希望自己
还有一股劲头， 像花开一样的
劲头， 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都过出情趣来，过出意思来，过
出不一般的生动来， 过得有一
点点的响声和光芒。 我不想恹
恹欲睡， 把一辈子就那么睡掉
了。

买一块布，自己动手，将它
裁成一件裙子， 穿上身， 过长
街， 心里得意。 前年养一株海
棠，木本的贴梗海棠，在家里过
了两个冬天， 今春看它们再挂
新蕾，人花两得意。而今，为看
油菜花开，买票，一个人坐一趟
火车，之后想想，也掩饰不住得
意。

其实， 每个人的日子都平
凡， 都平淡， 都芝麻绿豆地琐
碎。可是，我们要有一种倔强的
劲儿， 要让每段日子都有花开
一般的新。 不做木炭， 低烧成
灰； 要做木柴， 在成为灰烬之
前，有热量也有光芒。

人生， 也就是坐在一辆老
式火车上， 到达并不陌生的远
方。 在这趟列车里， 长的是琐
碎、沉闷、无聊，还有寂寞，但在
这恒久的忍耐与温情里， 坐下
来，记得打开自己，看看窗外，

终能相遇一片花开的风光。有
的一树，朵朵灿烂，不依附，不
怯懦；有的一片，千里万里，大
气辉煌。都好。花开，便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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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树树的梨花中看见春
天。

小小的洁白的花瓣，一嘟噜一嘟
噜堆在枝头，挨挨挤挤，像是叽叽喳
喳说话的小娃娃，浑身散发着淡淡的
奶香味。我从树下走过，碎碎的花瓣
随风飘落下来，滑过肩旁，拂过脸庞，

摊开手掌，落在手心上，那么轻，那么
柔，仿佛落下的是一缕春天的阳光。

女儿刚三岁， 小小的人儿第一次
看见梨花，蹲在树下，肥嘟嘟的小手，

费力的一瓣一瓣的捡拾花朵，头一抬，

嘟着小嘴说：花朵好可怜，落下来，都
没妈妈了！她还太小，我无法给她讲什
么叫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
花。 我只是摸摸她的头， 怜惜的看着
她，看着她把春天，一朵一朵的捏在手
心里。

我曾在一丛丛的迎春花中看见
春天。

二环边的马路两旁，种满了迎春
花，鲜黄色的花瓣，围着捎带了红的

花蕊，在春日阳光的照耀下，散发着
勃勃生机。枝条细细长长的，从根部
抽出来，结满了美丽的花朵，怎么看，

怎么漂亮。

那时的我，正在暴走。每天连续
坐八个小时，颈椎、腰椎哪哪都不对。

下了班，迈开大大的步子，一路向家
的方向奔去。偶尔，看看路边的风景，

看看行人， 看看身旁鱼贯而过的车
子，心情立马开阔起来，像万里无云
的晴天，像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曾在一枝枝的桃花中看见春
天。

周末跟着妹妹一家去财神庙。从
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要过有名的秦
镇、户县等。车子驶过田野，全是一个
又一个漂亮的果园。 桃树已经开了
花，树都不高，低低矮矮的，却又枝繁

叶茂，花朵密集。

我们下车照相，走进桃园，立马
闻到一股淡淡的花香。 不迷不艳，芬
芳优雅， 和煦暖的阳光夹杂在一起，

整个人像浸润在一张美好的画卷里，

墨迹飘香，颜料流芳。大家都挤在桃
枝间，嬉笑着，喊叫着，将一张张笑脸
定格在春天盛开的桃花群里。

我还在别的花朵间看见春天，百
合花、樱花。每朵花中都暗含了花语，只
是，它们都像是春天的一件糖果色的外
衣，五颜六色，缤纷绚丽，把春天最美最
明亮的一面展现给大家。正因为这些花
朵的存在，我更爱春天，爱它阴霾后的
明媚，爱它春寒料峭后的温暖。

在春天到来的日子，我什么也没
做，我只是在一朵花中看见了整个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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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年底回乡那天， 薄雾轻
起。乡下空气清冽，加上西南腹地终
年侵骨的湿冷，枯枝青禾相映，旧年
显出一分淡漠的荒凉。唯一活泼着的
是门前路旁的一团火，那是村里人为
了聚谈取暖而升起的篝火。

这是年年可见的场面。连着
10

来
天，一堆火在岁末远的长天下热烈
地燃烧， 火边围满了新新旧旧的面
孔。 那些年长年轻的媳妇们忙了一
年，终于名正言顺地得闲，刻意穿了
干净衣裳， 有的抱了孩子围坐下来，

把那些攒了一年的长短是非翻抖出
来，一并扔进火里，化作一阵噼噼啪
啪的火星。

男人们无论走了多远，也风尘仆
仆地赶回家，此时他们远远地蹲着或
站着，有的夹根烟，有的帮着劈几块
柴，默默地听着，不时搭句腔反驳一

下或是添补一句。耳朵里偶尔跌进几
句自家女人的嬉笑怒骂，深深浅浅地
记在心底，等到开年后收拾进行李再
带去远方……

烤火时惯例是很难见到年轻人
的，他们都自然地疏离这个养大了他
们的氛围。必不可少的，是那些老态
龙钟的脸，在嘴里明灭的烟斗下忽隐
忽现。

一年年的， 门前烤火的面孔消失
了一些，又新添了一些。寂静地更替着，

要很留心才会注意得到。死，第一次如
此自然，仿佛离开的只是进到身后的门
里，往铺开的锅头掺一瓢水，接着炖一
锅稀饭；或者是去门角往烟斗里塞一撮

烟丝，一会儿又会颤颤巍巍地出来。生，

第一次没有大张旗鼓，好像是开会晚到
了，只悄悄地跟着墙边溜进来，坐在那
些提前溜号的人的座位上。

在乡间， 死生是这样浑然一体。

眼看着那些背影就在门前的土路上
从爬到走， 奔跑踱行过一个个四季，

然后离开去远方，再又回来，坐下来
烤火， 最后慢慢走到尽头的墓地，躺
下来休息。此后是红夏黄秋，又一个
岁末，妖娆火苗边，暮云里那些古老
的灵魂祝贺一个个新的生命。

那火焰升腾的烟气， 鼓动年轻的
薄雾，拂到每个人的脸上，就像一个温
润的吻，献给生命这场热烈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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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一路风尘，数千载风流，看青
山依旧。

穿越时空隧道，沿着历史长河的
古道溯流而上……隐约听到有人高
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哦，他就是泱
泱历史长河中孕育的一颗璀璨的珍
珠———苏轼。

我喜欢苏轼。 喜欢他才华横溢，

喜欢他的飘逸洒脱，喜欢他那份气定
神闲的淡泊与坦然。

夜静无声， 放一曲优雅的音乐，

沏一杯淡淡的香茗， 捧一卷古典诗
词，静静地消化着先人留给我们的精
神食粮，追寻苏子的人生足迹，我沉
默于这位旷世奇人走过的不平凡的
人生道路。

乌台诗案，少年即名扬天下的他
一下子陷于重围，群小攻击，下狱，流
放……

然而， 苏轼毕竟是苏轼。 他瘦
弱的身躯，在遭受一次又一次凌辱
和打击之后，仍能挺起那高傲的头
颅，苦难非但没能让他消沉，反而
促使了他思想的升华。 因而当他
“身行万里半天下”之时，却能“不

悲去国悲流年”。 黄州是苏轼生命
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许，宁静
安谧的偏僻之地，与世无争的山野
生活，反而激荡出他胸中的浩然之
气，令他原本就磊落的胸怀更加豪
迈。于是他信笔飞扬，驰骋翰墨，喷
洒出一篇篇奇峻超脱、飘洒跌宕的
千古美文。

历经坎坷、 风雨一肩的诗人，

想必早已洞悉人类的呐喊。 “莫听
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竹
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
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
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穿林打叶”

的雨声，干扰不了他浅吟高歌，“竹
杖芒鞋”让他更加轻便灵巧。既然
隐居江湖，烟雨一生，算得了什么？

所有祸患都是仕途带来的，总渴望
有一天可以归隐田园。灾难既然已
降临，抱怨难过又有何用呢？真正

的从容与旷达，并不是什么事都没
经历过的空空的飘逸，应是风雨过
后弥足珍贵的成熟与圆润，磨难过
后超然豁达的胸怀。

于是乎苏子清醒了， 他躬耕田
陇，为腹奔波，深知“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的道理。不久，一道生机盎然的
长长的苏堤便横卧于西子湖畔。让所
有的痛苦、忧伤一同沉入那深深的湖
底吧！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每当
我遭遇挫折而抑郁难平之时，眼前总
有青衫学士瘦弱的身影， 于是惶恐、

无助、困惑的心情立即被苏子那豁达
超然、 处乱不惊的人生态度所感染，

忧郁痛苦渐渐随风而去。是的，“回首
向来萧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
晴”。风雨过后，绚丽的彩霞必将展现
眼前。

苏轼已经走得很远了，让我们去
追赶他那豁达超然的情怀吧！

□

章晓勤


